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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长为优秀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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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授权壹学者转载。本文作者： 樊和平，笔名樊浩。男，1959年9月生，江苏省泰兴市人。现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东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东南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副主任（主任为杜维明教授）、资深研究员。

研究领域：道德哲学、中国伦理、道德教育、中西方比较文化、经济伦理与管理伦理。

学术成果： “我们”，如何在一起?   / 伦理道德，因何期待“精神哲学”/ 道家伦理的精神哲学意义/ 韦伯“理想类型”与现代伦理形态/伦理病灶的癌变：“贱民”问题

限制就是发展

做学术、做学问不能放任自己，必须学会约束自己，要把最重要、最宝贵的精力配置到学术研究活动中，要学会管理自己的精力。一定要设定一个方向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聚焦，并沿着这个“方向”严格地走下去，形成自己的长远优势，而不是不断切换自己的研究主题。要有一种“学术割据”的理念，在中国学术这个大版图中努力占有一块“根据地”，建立只属于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这个世界的风光太多，人总是会受到种种诱惑，自己要知道哪一束“风光”属于自己，并努力去占有它。什么是聚焦？阳光普照，可以滋养万物，而激光却能聚焦成一束而攻无不克，做学问必须找到自己的“聚焦点”——从发散状态过渡到凝聚状态，然后咬住不放、执着地去做，才能实现大的突破。因此，做学问要有方向、有规划、有目标，然后，让它们不断地诱惑自己坚定地、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一定要做得足够丰厚、足够强大，才能做出好的学问。

学术在哪里？

“学术”是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把学术做到最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必须有追求严谨的学术精神，学问跟生活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人能将钉子都钉得非常认真，那么他一定是会有所成就。与此同时，也不要把学术当成过于“庄严”的事，学问不是只在办公桌、电脑前才能做，坐在电脑前的研究好像一个农民在收获自己的粮食——收获自己的思维成果。因此，学问不单在办公桌前，还在平日买菜烧饭、带孩子的时候。

每天头脑中必须有两三个问题存储着，晨起后去厕所，由于洗漱间很放松，所以收获往往特别多。每天晚上睡觉前，把问题准备好，随时可以思考这些问题。时时将问题放在头脑中，在洗漱、吃早饭和洗澡的时候往往收获最大的时段，西方有学者调查发现，学者收获最大的时候是车上、床上和浴缸里，因为这些时段是人最放松的时候，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此时往往能够得到解决。太把学术当成一回事，就会觉得很痛苦，老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条件，重大的学术突破常常并不是在这种状态下取得的。所以，一定要颠覆“只有在电脑桌前才能写作”这种观念，文人最大的本事是像沈从文点化汪曾祺所说的，“扛着一支笔走天下”，不上网就不能写书，不进图书馆就不能写作，那是由于没有真本事。这便是学问的“中庸之道”。

被‘喜欢’的人”与做“被尊重的人”

做学问无法做到让任何人都喜欢，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做到“可以不喜欢我，但却不能小视、藐视我”，到最后的境界是“可以不喜欢我，但是不得不尊重我”，通过自己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追求去赢得别人的尊重。

学问的第一种境界是成为专家，什么是专家？专家是用大家都不懂的话讲出大家都不懂的道理；学问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大家，是什么时候是“大家”？“大家”是用大家都懂的话讲出大家都不懂的道理，所谓出神入化。

“出入学问”

做学问既走得进去，又能走得出来，所谓“出入学问”，既要入学问，又要出学问。很多人无法同时过这两关，要么走进去却没有走到深处，要么走到深处却又出不来，尤其是“出学问”是非常重要的。做伦理做到最后是什么感觉？就是遇见“上帝”，伦理学的最悠远、最深邃之处似乎存在着一盏灯，要不断去接近这盏灯，这即是伦理研究带给人的终极感觉。

做人、做事、做学问、做学科是一致的，必须守住自己，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和评价什么，而要在意自己做了什么，关键是自己要做出东西来，所以，认真做事是十分重要的。正如胡适所言“认真做事，严肃做人”，我们只记住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他的前半句比后半句更重要。

“人贵有自知之明”

要把一篇文章、一个研究专题与研究方向联系并区分开来。研究方向是最重要的，它必须具有真正的合理性，由此才能形成自己的标识。首先要设定一个方向，然后再在这个方向下进行设计。硕士、博士期间已经完成关于研究方向选择的基本训练。硕士论文的选题必须保证学生在其毕业后五年之内有活干，博士论文的选题保证其毕业后十年有活干，即一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至少影响自己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

选择课题必须以自己已经具备的学术储备和资源为基础，而不能只以兴趣为前提，因为兴趣和激情一样，很容易转移，因而太任性，必须给自己的兴趣一个稳定的基础。首先仔细反省自己已经具有的“学术板块”——哲学的、伦理学的、文学的等等，在做重要研究的时候，把它们全部用上，全力以赴，让它们形成一个最好的组合。以我为例，我原来是学哲学的，硕士以后是学伦理学的，我的初始研究是中国哲学，由此，我确立的基本战略和策略是：用哲学的方法、从史学的层面、研究伦理问题，形成了“中国伦理精神三部曲”。在这三部曲中，我综合运用了哲学、伦理学和史学的方法，虽然它们“三不像”，但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后来的“三部曲”即“道德形而上学三部曲”是为了把中西方打通，特别是在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实现对话。

教学与科研、著作与论文的良性循环

作为一个老师，必须找到教学与科研、著作与论文之间的平衡点。西方人的方式是参加学术会议，为此撰写相应的论文，几年之后再汇编成论文集或专著出版，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会走上马克思·韦伯的老路——“系统地思想，不系统地写作”。我的建议是：先做一个学术谋划，大致以五年为限，最后做成一部系统化的专著。教学与研究如何实现良性循环？我的经验是：“把教材当作专著写，把专著当作论文写”。把教学大纲做成专著的大纲，然后严谨地写作每一讲，“把教材当作专著写”一定能写出高质量的教材。“专著当作论文写”要求其中的每一章都包含着自己独特的、严谨的思想，由此，自己的著作与论文之间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著作和论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能，前者可以任由自己的思想展开和铺张，后者遵循节约的原则，必须约束和凝聚自己的思想，以后者为标准就能保证著作的高水准。

写作论文的过程通常会遇到一个相似的毛病：有问题没主题。学术研究要过“四题关”：话题、问题、主题和标题。话题是谈论的对象，问题是复数，主题是单数。如果只有问题而不能凝聚为主题，那么这种研究将可能是只开花而不结果。花开之时很灿烂，但是很快便会凋谢，让花修成“正果”，必须众多问题聚焦到一个主题上，并沿着一个方向走下去。

成功的写作要过“三关”：第一，形成思想。凝聚思想方面最难的事情是对自己清楚，所谓“自知之明”，一定要清楚自己的文章想做什么。写作的感觉就像缫丝厂的工人在抽丝，从万千思绪中理出一个头绪。哲学的感觉就像农村老太纺纱，把思想的碎片梳理成一个纱锭。在学术层面，必须有一种“建构”的意识和能力，即面对任何思维碎片，都能将其建构成一个整体。哲学人的大脑就像一个炼钢炉，自己的思想时时刻刻都处于熊熊燃烧的状态，什么东西放入其中，都能被融化成“钢水”流出，然后被加工成自己想要加工的任何东西。所以首先必须过思想关，形成自己的思想，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最关键的。第二，将思想转变成语言。语言一定是“为他”的，思想留给自己，语言献给他人，因为语言是为了满足交往的需要。但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其文字表达能力不一定强，因为语言与文字是两回事，语言存在于情境中，而文字面向的是不在场的人，文字是一种独白，所以，将思想转变为文字的时候，是在与自己对话，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孤独的，其关键是：自己要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并通过语言准确地、最好是优美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第三，文章之所以不具有冲击力，首要原因是标题不够好。要把杂乱的思想变成一个主题，主题又必须通过标题呈现出来。标题既要表达思想，又要具有冲击力，因为标题需要获得别人的欣赏，它就像一个商店的橱窗，漂亮的橱窗能够吸引路人的目光，由此人们才有进入商场的冲动，否则，如连商店的门都不踏进去，哪可能赢得顾客。

伦理学与哲学

伦理学的圈子太小，在哲学领域中，其知识状况相对也比较欠缺，我们必须面向一级学科，走向一级学科，迎接更大的挑战，而不只是在伦理学圈子里打转。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伦理学圈子”，必须开阔自身的视野，借助各种项目和平台开展活动，一方面相互交流，另一方面发现自身的问题。尤其要注重对自身学术方向的谋划——正在做什么、想做什么、今后做什么。所以需要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表述出来，因为唯有通过清楚的表达，才能清楚地明白自身的规划，并思考自己所做的“方向”是不是具有合理性。

总体说来，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传统上伦理学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做得最好，从根本上讲西方的伦理学就是哲学和形而上学，即罗素所说的，是“关于道德的知识”，而不是“道德的知识”。因此，需要为伦理学寻求中国文化的根基。但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的学者往往严重缺乏哲学基础和形而上学训练。伦理的起点在神话中，伦理的根源在中国是家庭，在西方是宗教，能够打通这三者，在伦理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读书与研究

不要期望把书读完了再做学问，为什么？其一，因为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最奢侈的生活就是不断地读书，只读书不写作，如同只消费而不生产，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寄生生活，如果大家都不创作，那么谁来生产？所以，大家必须生产知识，而不只是消费知识，这是学者的伦理。其二，只读书会让人变傻，叔本华曾经讲过“要让一个人变傻，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一刻不停地读书”，独立思考才能创新，才能让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和智慧。虽然我们可能对自己思维的成果不满意，但自己是在进行一种建构，做学问和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心灵和大脑的体操，人们每每都讲体育锻炼，却不讲思维锻炼。其三，书读完了，自己就不敢写作了，因为一切“话”都被那些大家们讲完了，一些大师之所以不写作，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读了太多的书。书是读不完的，所以必须现在就开始写作，这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自己只能相信自己，先将文章写给自己看，而不一定要去赢得别人的认可。历史上很多的尤其是原创时代的哲学大家，其著作中没有什么引文，而现在的著作中满篇引文，以此显示自身的严谨性，这是现代西方式的学术要求，实际上，引文对我们而言有可能只是“拉大旗作虎皮”，自己由于人微言轻、力量不够，才需要借用“大家”的话语来吓唬别人。读书的最大意义是寻找学术前沿，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前进，如爱因斯坦所说，站在巨人之肩。实际上，任何文章、话语和生活都可以触发自己的思维神经，不需要看完全部的书再写作，而且即使看完了书，写作的时候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不要太依赖或纠结自己是否看完了全部的书。

“顶天立地”

做哲学研究的人往往对实证研究有偏见。之所以觉得实证研究很浅，主要是因为理论研究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也没有很好将其运用到实证研究中去。实证的方法很多，譬如社会调查，社会学的方法与伦理学的方法就很不相同，我曾开玩笑说，社会学的方法是用“偶然性”来对付伦理学的“主观性”，但采取到数据或信息后，最重要的是如何分析，用什么工具进行分析，于是思辨哲学方面的理论基础就非常重要。

“长短之间”：不自恋，不自蔽

人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不可能都是优点，就像人既要吃饭，又要上厕所，不可能只吃饭而不上厕所，唯一的办法也是最大的智慧，是将厕所修建得赏心悦目。做人做学问都是如此，要明白自己品格、性格和学术的主要方面是什么，继而去把握自己和超越自己。

很多人的弱点不在于“基础”而在于“见识”。任何情况下都要信心满满地讲话，不要太在意讲对什么，讲错什么，首先充分地把自己展示出来，一定是很精彩的，至少有精彩之处，这是西方人的审美观，值得我们学习。要自信，要找到一种自信的感觉，在东大所受的理论训练，至少目前足够大家走天下，唯一需要做的是，将自己的知识储备盘活。就像企业家一样，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最大能耐是将资本、市场、人力和资源等要素组装并结合起来。大家的知识、智慧都是足够的，只是它们处于沉睡状态，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其唤醒，我也只是起到一个催醒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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